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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甘南禁烟与民众应对

王志通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甚巨，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初就厉行禁烟。甘肃实施禁政后，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种烟的

重点区域，汉、回、藏族民众围绕鸦片的种、运、吸、售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地方政府成立相关组织，推行

各项禁政，而地方政教势力则包庇种植和销售鸦片，借机自肥，部落民众则为维护切身利益，在遵守和违背禁烟政令之间

随意切换，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政府即便实施武力剿铲，也无法成功禁绝烟毒。民众是禁政推行的关键，他们的态度

和行为决定着治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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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hibit Opium and People's Responce in Gannan Are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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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ium had brought great disaster to China, so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strictly

banned opium since its inception. Since opium was prohibited in Gansu, Gannan had become a key area for

opium cultivation in the whole province. The Han, Hui and Tibetan people had gradually formed a multi-eth-

nic interactive interest chain around the planting, transportation, smoking and sale of opium. Governments

set up some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various prohibition policies, loc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eople cov-

ered up the planting and sale of opium to enrich themselves. Tribal people switched freely between abiding

by and violating the polic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vital interests, which showed strong independence.

Even if governments used force, it would not succeed in prohibiting opium. The frontier people was the key

to the prohibition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Their attitude and behavior deter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fron-

tie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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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是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商品，从进口消费转为自产自销后，丰厚的烟亩税款逐渐成为国家和地

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是致命的烟毒会造成侵占良田、伤害身体和摧毁家庭等后果。因此，鸦片的种运

贩吸与禁烟彼此纠缠，相伴始终。甘肃烟祸几经跌宕，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控制下的

陇原大地再次烟毒肆虐。随着国民党中央大员入甘主政，禁烟才逐渐推行和强化。国民政府制定的“六

[收稿日期] 2021-11-09

[作者简介] 王志通（1989- ），男，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西北区域史、边疆民

族史研究。

-- 111



年禁烟计划”陆续实施，甘肃种烟的重点区域转移至甘南地区①，汉、回、藏等民族围绕鸦片的种、运、售、

吸逐渐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利益链条，导致禁政推行遭遇种种困难。目前研究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的丰

硕成果中较少关注边疆地区的烟毒状况，涉及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甘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则更少②。仅有论

文分析了烟毒泛滥的原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甘南禁烟成功的艰难历程③。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厘清

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烟毒的整体概貌，忽视了地方政府推行禁烟过程中民众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利用甘

肃省档案馆藏档案资料，从民众的角色变化入手，去认识甘南地区国民政府有限度推行禁政的历程和烟

毒难以禁绝的困境，以深化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治理的认识。

一、禁政与甘南地区烟情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将禁烟列为要政之一，颁布多项法令，蒋介石更是将禁烟视为挽救中

华民国之始端④。然而，面临财政困窘的南京国民政府倚重鸦片款税，向各省派驻禁烟查缉处，寓禁于

征，变相公卖，以致政府颁行的法令与行政举措的实际推行相互悖逆，陈义高远的禁烟法令变成了高悬

门楣的装饰，各地种植、贩运和吸食鸦片依旧如故⑤。因此，法令所载与实际施行的彼此剥离遭到媒体尖

锐批评，“在高标禁烟之政令下，种运售吸无不在军政机关之组织计划下行之。口喊禁烟，手布毒氛，欺

人自欺”，称其为“既痴且聋”的政策⑥。国民党中央势力尚未进入偏居西北的甘肃之前，地方实力派控制

省政，将烟亩罚款作为财政支柱，种植、运输、贩售和吸食鸦片“向未禁止，法令颁布后仍如旧贯”，对禁烟

政令置若罔闻⑦。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位提升，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代浪潮，禁烟则被视为根治西北社会问题

的重要内容。1934年，蒋介石前往兰州视察，认为“甘肃大患，在于烟祸”，应严厉禁烟⑧。时任甘肃省主

席的朱绍良亦认为鸦片为害甚巨，并着手推行禁政，但鸦片烟亩罚款历来是甘肃财政之仰赖，他不得不

①甘南地区位于甘肃西南部，南连川康，西接青海，与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境相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南地区包

括夏河县、临潭县和卓尼设治局，人口15万余人，主要有藏族、回族、汉族等，属于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

地区。

②整体论述近代中国种烟禁毒史著作有朱庆葆等著《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中国禁毒历

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王宏斌著《毒品史鉴》（岳麓书

社1997年）等，研究各地方烟毒史的代表作有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年）和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涉及边疆地区烟毒问题的有王

田《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以杂谷脑河流域为中心》（《学术界》2015年第11期）和《民国时期岷

江上游腹地的鸦片禁政与地方回应》（《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刘君《近代四川藏区鸦片贸易及其社

会危害》（《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等。侯萍分析抗战时期四川松潘县禁烟状况时，注意到地方官员、烟农、土官

和袍哥共同参与禁烟、反禁烟的博弈。参见侯萍：《四川松潘县禁烟问题研究（1935—1945年）》，四川师范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尚季芳：《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原因初探》，《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韩敬梓、王希隆：《新中国成立初期甘

南禁烟禁毒及其成功经验》，《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尚季芳、张丽坤：《建国初期甘肃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

禁毒实践及经验——基于甘南藏区的个案考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④禁烟委员会编：《全国禁烟会议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1辑（第205册），台北文海出版

社，1987年，第40页。

⑤参见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⑥《既痴且聋之禁烟政策》，《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11期。

⑦参见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

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九年》，台北俊人印刷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第59页。

⑧朱绍良：《禁绝烟毒提倡卫生才能抗战御侮》，《甘肃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4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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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禁烟必须实事求是”，“也要顾及事实的可能性”①。可见，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甘肃，并不能毫无保

留地执行中央政令，地方财政对鸦片的深度依赖不可能被一纸命令立即扭转，这预示着禁政推展会遇到

重重阻碍。

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蒋介石亲任禁烟总监，往各省分派禁烟大员，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禁烟运动。甘肃省政府遵令执行“六年禁烟”计划，将全省划分为五个禁烟

区，分五期禁绝。甘南所属夏河、临潭和卓尼地区属于当时种烟较少之地，对依靠烟亩罚款的全省财政

影响不大，故被列为第一期禁绝地区。朱绍良发布通告，劝导民众切勿观望徘徊，要坚决执行，“自经此

次布告之后，倘敢在本年禁绝区内，偷种一茎半苗，地则充公，人则尽法惩治，毫不姑息宽宥”②。同时，省

府向各县选派查禁烟委员，严格出巡规则，认真检举。禁烟推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遭遇种种困难，远

未达及朱绍良在1935年8月宣布的第一期13县局“完成禁绝”，很多地方照种如故③。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虽能获取丰厚利润，形成畸形的社会经济互动，但也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地

方社会呈现衰颓之象。鸦片种植侵占大量深沃良田，将种粮田地排挤到水利不便的贫瘠之处，导致传统

农业经济严重失衡，粮食不得不依靠外省进口。鸦片种植汲取土壤大量肥力，导致生产力下降，再有灾

荒加剧，饿殍载道，农民离村人数增加。另外，大量民众吸食鸦片，劳动力饱受摧残，更是直接影响兵役、

国防和民族复兴大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禁政是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建国、御侮图存的重要途径，“因为

军粮的供给，前方士兵的补充，后方交通治安的维护，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供给。若不把烟苗铲除，则

谷物生产不能增加，不把大量烟民戒除烟瘾，则人力补充，必受影响。”④ 可见，抗战大后方的禁政推行深

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实施禁政的力度必须有所加强。随着各级政府连续不断地推行禁政，四川、云

南、贵州、甘肃等省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以前种烟的土地多换种粮食，但在全省范围内烟苗并未绝迹。

强化禁政的另一结果是种烟区域出现空间移动，即1938年后，大部分种烟区域从通衢之处向僻静之处

移动，交通沿线的农田里绝无大面积种植烟苗，甘肃全省烟苗种植的重点区域则从河西走廊转移到甘

南、陇南等地⑤。所以，甘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种烟的时间要比云贵川等种烟大省和甘肃其他地方稍晚，很

大程度上是在禁政推行之后才呈现出罂花怒放的景象。因此，甘南地区成为甘肃省违禁种烟的集中之

地，也就是整个抗战大后方实施禁政的重难点区域。

甘南地区偏居甘肃西南部，海拔较高，多崇山峻岭，主要是广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农业除在大夏

河中游谷地有少量分布外，“仅于洮河及白龙江若干谷地及小型冲积平原中见之”⑥。鸦片是当时农民大

面积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附生于耕地的鸦片种植自然属于农业的一部分，其分布情况必然遵循甘南地

区农业分布的空间格局。所以，位于东部的卓尼和临潭（海拔相对较低）的山间沟谷和河滩低洼之地才

会毒卉遍开。群罂乱飞的毒卉在河谷呈串珠型分布，在台地和缓坡呈片状分布。另外，在禁烟严行时种

植鸦片属于“顶风作案”，偷种鸦片的农田就多分布在偏僻幽深的地方，以避查禁。

甘南地区东南部的上下迭部、插岗、铁坝、录竹和新堡等地气候温和，适宜鸦片生长，“是有名的生产

生烟的基地，每年有数百斤的大烟销往外地”⑦。毗连四川的卓尼上下迭部地区种烟情况尤盛，是查禁烟

苗的重点区域，大量禁烟报告都反映了迭部连年种烟的事实。1943年夏，卓尼上迭部买麻卡宋、什巴两

①《本府委员会第二百九十次会议纪录》，《甘肃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4卷，第9-12期。

②《首期划定十三县局 本省分期禁绝鸦片》，《西北日报》1935年2月16日，第3版。

③《本府委员会第三百二十九次会议纪录》，《甘肃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4卷，第29-32期。

④亚民：《保甲人员对禁绝烟毒应有之认识》，《甘肃县政旬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⑤参见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第113页。

⑥顾颉刚：《卓尼情况》，《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24页。

⑦龚国栋：《禁烟运动在临潭》，《甘南党史资料》第2辑，甘南藏族自治州印刷厂，1989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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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种烟，“下迭部之桑巴、多儿沟、阿夏、卡巴、截尼、唵子、沙路哇等处胆大者，相率效尤”。其中，什巴旗

种烟800亩，买麻卡宋旗种烟500亩，卡巴上下旗种烟300亩，阿夏旗种烟180亩等①。1944年6月，卓尼

设治局局长刘修月查得上迭部26个村庄、下迭部7个村庄种烟，“劝铲无效，公然强种，现已出土”②。

1946年10月，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某团长杨景华查得达拉沟下旗3个村庄种植鸦片，札阿那庄种烟30亩、

滋哇庄种烟40亩、吁浪庄种烟20亩③。其后，他又在达拉沟上旗查得6个村庄种烟，共计123亩④。1948

年6月，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得知四川松潘县“连年种烟”，与之接壤的上下迭部深受影响，亦连年种

烟。两省地方政府虽然都严厉禁烟，但缺乏合作，以致秋后“平安收浆，屡年如是，以致种烟之风愈演愈

炽”⑤。直至新中国成立初，甘南民众依然大肆种烟，烟地面积甚广⑥。可见，甘南地区的烟毒未有断绝。

随着禁政施展，种烟面积减少，种烟地集中在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

鸦片是一种体积小、价格高的消费品，人一旦吸食上瘾就难以戒除。甘南地区汉、回、藏等族民众共

同参与了鸦片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很多人还成为消费者。甘肃省政府主持全省各县烟民统计，甘

南三县（局）情况（表1）。

表1 夏河、临潭和卓尼三县局烟民统计表

烟民数

临潭

卓尼

夏河

烟民数

男

714

318

25

女

26

31

1

合计

740

349

26

20岁以下

2

21~30岁

43

31

6

31~40岁

237

86

13

41~50岁

284

131

5

51~60岁

132

67

2

61岁以上

44

32

资料来源：《甘肃省第一区各县烟民统计表》（1939年11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8-231；《遵电呈复属

县办理烟土管理情形请鉴核由》（1940年5月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141。

从上表可知，甘南地区的烟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甚少，中年人居多。从地域分布看，临潭最多，卓尼

其次，夏河最少。这与三地农业人口、鸦片种植面积和汉族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⑦。临潭县农耕面积最

广，农业人数最多，卓尼其次，夏河最少。甘南地区是汉、回、藏诸多民族共存共生之地，烟民以汉民为

多，藏民很少吸食鸦片，回民不吸烟⑧。

卓尼烟民多系汉民，藏民吸食者较少，但也不乏藏族权势人物吸食鸦片。掌握卓尼地方实权的杨大

太太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等沉溺鸦片，他们确有烟具三副，常常对影横陈，吞云吐雾。杨

世俊嗜毒甚深，烟毒早已“侵蚀他的精神，在体力上显得有些不够”⑨。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内部人员约有

①《据卓尼杨司令、刘局长会报查铲迭部烟苗详情并请奖励出力人员一案请鉴核由》（1943年11月25日），甘肃省档

案馆藏，档案号：15-9-288。

②《呈报迭部种烟一案一小部份不服劝铲已经出土拟请武力剿办以树威信祈核示由》（1944年6月），甘肃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15-9-315。

③《转呈团长杨景华剿铲达拉沟烟苗情形祈鉴核示遵由》（1946年10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0-230。

④《呈卓尼上迭部达拉沟铲烟情形的签呈》（1946年12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0-230。

⑤《据卓尼杨司令电报请转四川省另定铲烟日期请核示由》（1948年6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7-155。

⑥《关于甘南烟毒情况的综合材料》，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5-1-281。

⑦甘南地区吸食鸦片者多是外来移居的汉民。《为奉令办理存土登记情形及结束日期祈鉴核备查由》（1940年6月11

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141。

⑧《禁烟委员高中权报告附带办理事项》，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15-8-46；《呈报督察禁种禁吸实在情形由》，甘肃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36。

⑨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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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也吸食鸦片①。1938年夏，王树民在半农半牧的卓尼大峪沟看见当地“居民无论汉、藏，精神均

不振作，嗜吸鸦片者甚多”②。夏河“地处边疆，气候寒冷，向不种植烟苗”③，但四川松潘县阿哇和黑水等

地所产大量鸦片被贩运至此，有不少外来工匠和客商偷偷吸食④。卓尼迭部、四川松潘等地所产鸦片，还

被临潭旧城的汉、回族烟商组织人力大量收割和收购，“然后将生烟贩运到临潭旧城，出售给专门从事大

烟加工的烟户，进行炮制后，再将鸦片成品（包括烟棒和白料面等）出售给烟贩”，再销往各地，有不少人

在收购、加工和运销过程中逐渐染上了鸦片烟毒⑤。1944年6月，杨复兴查得临潭回民19人携带枪支在

上迭部麻拉哈什旗租地种烟⑥。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都在推行禁政，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甘南地区种植鸦片，在禁政

严行中有所减少，但从未断绝，不少人身染烟瘾，直至1958年方才彻底尽除。难以禁绝的原因有很多，

如藏民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以此换取枪支武器；回汉莠民潜入藏区偷种和贩运，刺激了卓尼藏

民效法种烟；政府在此地的力量非常有限，禁政难行；地方统治者借鸦片谋取厚利等⑦。的确，民国时期

国家权力很难深入甘南地方社会，禁政推展遭遇种种困难，而地方势力对禁政的态度与之关系甚大，是

理解甘南地区禁政“行”与“难行”的关键。

二、甘南地区地方势力与禁政

禁政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等诸多环节。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地方政府主抓的重点各不相同，

具体禁烟政策也有差异，地方民众扮演的角色更是复杂多样，因而需要从不同环节去认识各种地方势力

与禁政之间的关系。

首先，地方党政人员成立相关组织，执行各项禁政。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促其戒绝是禁止吸食的

重要工作。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行《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两个月后，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先后广

泛发布了《劝告同胞戒烟书》《劝烟民登记传单》《甘肃省吸户登记须知》和《甘肃省勒令吸户登记办法》

等，要求烟民尽快登记和戒除⑧。省政府三令五申，软硬兼施，但临潭、夏河和卓尼三县局迟迟未报，延

至1939年才上交烟民数量和登记表，比规定时间晚四年之久。省政府根据烟民数量在甘南地区设立

了两所戒烟院，按200~1000人设立丙等戒烟所，200人以下烟民自戒的原则，临潭和卓尼分别设立丙

等戒烟所，夏河烟民则在县府帮助下戒烟⑨。1940年5月，临潭县政府和县党部联合召开全县禁烟宣传

大会，广泛宣传中央政府禁烟的决心与意义，当众焚毁一大箱烟具。会后，县党部指导学生话剧团表演

有关禁政的戏剧，各学校学生宣传队“分头在城内各街市衢及城郊一带切实宣传，使烟民及早觉悟，自动

脱离苦海”⑩。

①《为宋堪布与杨复兴摩擦真像[相]及杨铲烟不彻底等情的密呈》（1943年4月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

9-285。

②王树民：《洮州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

③《呈报本县并无存土可资登记情形祈备查由》（1940年5月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141。

④李永瑞：《夏河县略志（残卷）》，王俊英主编：《甘南史料丛编（拉卜楞部分）》，甘南州印刷厂，1992年，第232页；《夏

河禁烟始末》，《甘南党史资料》第2辑，第74页。

⑤龚国栋：《禁烟运动在临潭》，《甘南党史资料》第2辑，第65页。

⑥《密呈报查铲迭部烟苗及陆续发现回民结伙持械潜往迭部行动可疑各情乞鉴核示遵由》（1944年6月），甘肃省档

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⑦参见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第237-240页。

⑧甘肃省政府民政厅编：《甘肃省禁烟总报告》，兰州国民印刷局，1940年，第20-21页。

⑨《甘肃省各县戒烟院所一览表》（1940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

⑩《临潭县党部书记长赵建栋致民政厅长私人信》（1940年5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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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县政府组织成立县禁烟委员会和烟土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禁烟事务，并会同夏河党政军机关

厉行查缉鸦片种植、运销和吸食。1943年，夏河县政府查获卢华堂、胡培隆和卢孜三名吸烟者，卢华堂

和胡培隆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卢孜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虢夺公权三年。

1945年查获烟犯崔克让和杨得禄，审判“崔克让处有期徒刑五年，虢夺公权五年，杨得禄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烟具，依法没收”。1946年3月，查获吸烟者张年禧哇，“处有期徒刑二年三

个月，虢夺公权三年，获案之烟具，依法没收，于本年六三纪念大会，当众焚毁”①。可见，夏河县将国家法

引入禁政，判处烟犯有期徒刑和剥夺公权，这成为边疆地区禁政推行中的新内容。

其次，地方实力派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在政令难及的边疆地区种植鸦片可获得丰厚利益，地

方势力视之为一笔利源，多加庇护②。甘南地区连年种烟，当禁烟命令层层下达和查禁官员深入实地后，

无论部落头目（多任区乡长、保甲长），还是寺院喇嘛，都虚与委蛇，往往“具结保无偷种情事”，予以应付，

而无法实际掌控边疆社会的“外来”官员“亦不过表面工作”③。1942年甘肃省行政会议上，民政厅长王

漱芳点名卓尼、夏河等地“仍是罂花灿烂，它们离省窎远，且僻运其他各省，实为文化所难及、政令所难治

之地。地方政教势力在卓尼地区尚大，包庇栽种”④。王厅长此处所指包庇种烟的“地方政教势力”实为

夏河拉卜楞寺襄佐阿莽仓活佛和卓尼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1942年11月，四川松潘藏商将所产鸦片六驮运送至夏河，交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之弟阿莽仓

活佛秘密销售⑤。其后，省府要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和夏河县长李永瑞查办。胡受谦于次年8

月派员密查后，无奈地回复“时过境迁，无法查明，以后当设法深入内层，以穷究竟”。李永瑞则直陈地方

政教势力密涉其中，县府难以查获证据，说：“查拉卜楞为黄司令之势力范围，纵有此等非法行为，因其防

范甚严，他人慑于黄之声威，不敢吐实也。”⑥ 可见，地方政教势力实际控制地方社会，深受民众拥护，密

查如不深入内部就难以获得实情。省府再次严令胡受谦等设法密查⑦。

经过多方努力，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等在1944年初查得松潘县安去乎柔加尼部落酋长车红采加五

洛尔旦前往拉卜楞寺礼佛之际，将大量鸦片运至夏河，寄存在拉卜楞寺贡唐仓，嘱其同伴多勒秘密销

售。2月26日，多勒将鸦片携至塔哇出售，县警王殿试、何中本、袁得条和杜丹巴等察觉后跟踪追随。至

拉卜楞寺铜匠王岁成住所时，多勒藏匿不见。县警在王宅搜出一只皮袋，内装毛重30两鸦片、1只烟灯

和若干熬烟器具，然后将赃物和王岁成送交县政府。次日，县府警佐苏连城在贡唐仓将多勒拿获，而车

红采加五洛尔旦侥幸逃逸。为犯人提供住宿的贡唐仓活佛实有藏匿和纵放嫌疑，后经第五世嘉木样活

佛一再说情，被免于追究。多勒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一千元，王岁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车

红采加洛尔旦被处无期徒刑，虢夺公权五年，严加通缉⑧。此番较量后，夏河地方政教势力示弱，禁政推

展的阻力有所减小。

卓尼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包庇种烟，派收烟款，借机自肥。1940年，杨世俊派亲信雷豫前往迭部，表

①李永瑞：《夏河县略志（残卷）》，王俊英主编：《甘南史料丛编（拉卜楞部分）》，第232页。

②林满红：《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近代中国“进口替代”个案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9期，第411页。

③《据禁烟保甲督导委员王亦民报告各县保甲禁政情形函请查照注意由》，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75。

④《民政厅王厅长漱芳报告》，《甘肃省三十一年全省行政会议汇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 政治·政权

机构》（第95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⑤《夏河阿马［莽］仓活佛包庇贩卖鸦片由》（1942年11月2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65。

⑥《密 甘肃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呈》（1943年8月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65。

⑦《据呈复阿马［莽］仓活佛包庇贩烟一案调查困难情形请鉴核等情令准备查由》（1943年8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

案号：15-9-265。

⑧《松潘土酋贩运鸦片至夏河及夏河县府处置情形由》（1944年4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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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视察工作，实则征收烟款，有保安司令部下发条谕作证，卓尼设治局也存案备查①。后来，禁烟督察

团团长杨世昌和视察员前往迭部，将这一违抗禁政行为核实后，上报给省政府②。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参

议员、禅定寺代理僧纲宋堪布指出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吸食鸦片，为包庇种烟的幕后推手，恳请将其押

解兰州，“调验有无烟瘾，以明虚实，如无烟瘾甘反坐。一面将该杨世俊扣押，勒令该部管辖地带，本年春

烟不容发现一茎半苗，如有发现烟苗情事，即由该杨世俊是问。”③

面对禁政三令五申和宋堪布的指控，确实包庇种烟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不得不伺机前往迭部铲

烟。1942年5月，杨大太太、杨世俊等人率领400多名前山藏兵前往上下迭部铲烟，声言两月内铲除净

尽。当时，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正在卓尼调查，写道：“在叠[迭]部，政府在三令五申戒烟的时

期发现了烟苗之后，负责人绝不因‘情形特殊’卸下责任，竟毅然派人去把烟苗铲除了。”④ 他们的铲烟行

动也得到了民政厅长王淑芳的称赞⑤。
实际上，他们在上下迭部采取不同方式铲烟，即在上迭部将烟苗尽行铲除，在下迭部，“不但将烟苗

未铲，反向种烟者征收大烟并派款”⑥。保安司令部禁烟工兵联合藏民，将截尼旗、唵子旗、卡巴旗、尤帕

初旗、沙录哇旗等地道路两旁烟地的烟浆收割带走，而僻静烟地的烟浆则由各旗藏民自行收割。此外，

以上五旗每户上交5两“官烟”和20元现洋。阿夏旗和多尔沟旗藏民自行收割烟浆，每户上交7两“官

烟”和30元现洋，达拉旗民众则拒绝上交。据统计，下迭部有2200余户藏民共上交烟土1.35万两，现洋

约6万元，仅多尔沟旗和阿夏旗上交烟土1000两，现洋1万元⑦（表2）。

表2 1942年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在迭部派收烟款详情表

旗别

截尼旗

卡巴旗

沙录哇旗

唵子旗

尤帕初旗

阿夏旗

多尔沟旗

达拉旗

收割烟苗情形

沿途之烟与土司禁烟之工兵混
合收割，僻背处本旗自己收割。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完全该区番民收割

完全自己收割

自己收割

派收烟土数目

每户派收官烟五两

每户与土司交官烟
五两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户交官烟七两

同上

此旗抗拒未交

派收现款

每户派现洋二十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户派现洋三十
元

同上

抗拒未交

备注

此旗内土司亲自种烟甚多

阿夏及多尔沟两旗因请求
未派去禁烟兵，外交现洋
十万元，烟土一千两。

资料来源：《杨复兴借铲烟自肥由》（1942年12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5。

最后，部落民众维护切身利益，抗拒禁烟，独立性较强。部落民众种烟可增加收入，故支持保安司令

①《为控杨世俊等贪横把持侵越职权请法办由》（1940年10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1-380。

②《抄送宋堪布呈控杨世俊行为不检，摧残佛法东代电请派员调查妥为处理由》（1941年4月23日），甘肃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4-1-379。

③《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世俊吸毒包庇迭部禁种情形的密报》（1942年3月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5-12-229。

④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

⑤《民政厅王厅长漱芳报告》，《甘肃省三十一年全省行政会议汇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 政治·政权

机构》（第95册），第95页。

⑥《续报杨复兴铲烟不公引起番民反感由》（1943年1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5。

⑦《杨复兴铲烟自肥由》（1942年12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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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包庇种烟和派收烟款，可是禁烟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保安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尤使其受伤害严

重。因为上迭部该年的农业收成欠佳，粮食和银钱皆缺乏，民众已将烟苗铲除，农地全部荒芜，收入来

源几乎全部断绝。所以，他们借机抗拒，逐渐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私利，甚至以武力抗争①。例如，上迭

部藏民聚集在哈札庄，挡住满载而归的司令部人员的去路，称：“本区民众尊重中央命令，当司令到区

时，烟苗自行铲除，且具甘结，永不犯种。而司令到下叠[迭]部后，不但不禁，反而收烟缴款，令本区民

众向司令要问此种矛盾、命令及行为之来由，如说不明白，决不让返部。”② 上迭部藏民的抗争之举凸

显了各部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迭部民众为获取丰厚利润，依然连年种烟，禁

政推行也毫无突破。

可见，对于各项禁烟政令，地方党政官员多有配合，陆续组织人力登记烟民、设立戒烟院、成立禁烟

组织、宣传禁烟政令等，对种植、运销和吸食鸦片者予以查缉和判处，反映了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边疆社会

的整体路径和方向。不过，地方实力派和部落民众的行为增加了禁政推行的难度。地方政教势力包庇

种植和贩售鸦片，借机获利，尤其是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在上迭部积极铲烟，在下迭部收烟收款。该部不

公平铲烟引致上迭部民众集体反抗，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为铲烟行动武力化和禁政难行埋下了伏笔。

三、禁政难行与武力铲烟

鸦片价格甚高，地方势力包庇种烟，征收烟亩税，获利颇丰。刨除税款，农民仍能从种烟中获得厚

利，因此不少甘南藏民顶住一道又一道禁烟政令，为追逐私利而坚持种植③。如卓尼阿夏旗旗长杨培荣

称：去年“每户收去禁烟税烟土四两、五两、六两不等，故今年叠[迭]部人民均称，去年收五六两，今年怕

收十两都可，烟一定要种”④。卓尼地区种烟日甚，违抗禁政之声日高。

当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查得达拉沟所种烟苗“出土已长三寸”，颇显无奈。该地地形险要，他

们不敢贸然进兵，“兵力稍小，彼必反抗，兵力稍大，给养运输既属不易，且无法展开”。如果藏民破坏栈

道，军队则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故“拟请商派飞机两架，先飞该地散发传单，促其自铲，否则实行轰炸其寺

院，则番民惧，必可自动铲除”⑤。借飞机之力禁烟，这尚属首次，是全国各地禁烟举措中的创新之举，可

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3年2月28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杨景华、李彦霖和安富容等人“由卓尼

起程前往各旗督耕，布种五谷，不准烟籽一粒入土”⑥。随着杨景华等人细致督察，一些部落民众纷纷承

诺永不栽种，出具切结，如下迭部截尼旗录亦卡庄头人巴吾、达拉九、赛奴等，卡巴旗术子甫头人更的、你

秀等均出具连带切结，“此后决不偷种冬烟，日后如有烟苗发现情事，并等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出具切结

是实”⑦。刘修月也多次亲往督查和派侦探密查，都没有发现烟苗⑧。

①参见王志通：《改土归流与民国卓尼藏区的权力纷争（1937—1944）》，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4-47页。

②《续报杨复兴铲烟不公引起番民反感由》（1943年1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5。

③《甘肃民政报告》（1940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

④《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纵容下迭部人民种烟由》（1943年5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5。

⑤《据卓尼呈复多尔沟存土及阿夏、多儿两处发现冬烟等情报请鉴核由》（1943年2月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

号：15-9-285。

⑥《呈复饬查拉只寺存土案请转饬原报人员详细列报俾便遵办由》（1943年3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5-9-285。

⑦《呈赍卓尼下迭部截尼、卡巴各旗未偷种烟切结恭请鉴核备查由》（1943年5月7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5-9-285。

⑧《据呈赍卓尼下迭部截尼、卡巴各旗未种烟苗切结请备查等情令准备查由》（1943年5月2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15-9-285。

2022.2

-- 118



实际上，刘修月等人查得下迭部藏民没有大面积种烟并非实情。1943年初爆发的甘南农民大起

义、卓尼北山与夏河陌务部落的草山纠纷和“北山事件”越演越烈，各级官员都为平息地方乱局而应接不

暇，因此禁政松弛①。在不受地方变乱之扰的迭部地区，藏民大肆种烟，罔顾承诺和禁烟甘结。如上迭部

尖牛、保什把、达拉等旗藏民趁机种烟，态度强硬，实施抗拒，以致派去督铲的旗长无法行使职权②。至七

八月间，地方局势稍有缓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卓尼设治局联合派人前往种烟区域实地查勘，严令各

旗务绝毒卉，可是抗铲者众多。对此，胡受谦等议决诉诸武力，以使抗铲藏民彻底服从③。

1943年乱局初定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接受裁员整编，原有核心人物杨世俊等被处死，第一区保安

司令部中校参谋刘济清担任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安绪嗣、雷兆祥和杨景华分任一、二、三团团长，

原有土司政治再次遭受削弱和动摇④。加之此前司令部不公平铲烟助长了部落的独立性，上下迭部地区

种烟更甚，反抗禁政更烈。1944年初，上迭部哇巴旗东沟一带、买玛什巴等处民众播种冬烟，对各种劝

导置若罔闻，“其余亦哇、你巴两旗已有效尤趋势”⑤。杨景华率陈世杰、梁景鹏等各旗长分途前往各地详

查，多方说服民众自动铲烟，还请卡巴录活佛、旺藏上寺压床喇嘛等帮助开导⑥。可是，下迭部达拉沟和

上迭部哇巴旗等地民众习性剽悍，对禁烟政令“遵”“违”反复。当哇巴旗旗长陈世禄奉令前往哇巴沟一

带劝导铲烟时，民众集体反对和抵制，称：“你们有眼睛去看，长着鼻子去闻，种烟的不是我们一个地方，

秋吉（川北）也种，谁的命令也不铲，打仗也不怕。”⑦

抗拒坚决的哇巴沟和达拉沟民众，是禁政推行的难点和重点。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

受谦认为，“用政治方式导铲刻已穷术，为根绝毒卉，树立威信计，唯有武力进剿之一途。”⑧ 其后，他坚持

将禁烟诉诸武力，认为“非武力进铲，不独本年不能肃清，明年势必更加蔓延，不易收拾”⑨。可见，地方官

员在民众的“遵”“违”反复中失去了耐心，面对层峰命令，将禁烟行动推向了武力剿铲。

刚刚遭遇危机、尚是惊弓之鸟的杨复兴对武力铲烟予以积极支持和配合，调集藏兵负责进铲。1944

年5月，杨复兴与刘修月联合从录竹、洮北两乡抽调200名精壮藏兵，又调集保安司令部警卫连和团部传

令排，总计300多人。胡受谦特意添拨了机枪和火炮中队，调配两门迫击炮，以增强铲烟队伍的火力和

军威⑩。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由杨复兴统一指挥，亲往迭部惩治那些违抗禁政的刁顽藏民，并为其他各

项政令的推展扫清障碍。7月17日，杨复兴组织各部召开剿铲动员筹划会议，商讨兵员、粮草、运输、部

①参见王志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1943年甘南地区民众联合反抗国民政府统治》，《青海民族研究》

2022年第1期；王志通：《藏族部落边界冲突与权力博弈——以1940年代陌务与北山的草山纠纷为例》，《青海民

族研究》2018年第3期。

②《迭番因临潭事变乘机偷种鸦片恳速调机轰炸以儆刁顽而重禁政的电》（1943年7月28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

案号：15-9-286。

③《电复兴洮岷路司令部及卓尼设治局会商查铲上下迭部烟苗经过情形，乞请鉴核示遵由》（1943年7月19日），甘

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286。

④参见杨士宏：《从土司到公仆——解放前后的杨复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⑤《据卓尼设治局电报上迭部哇巴什巴买玛各处偷种冬烟等情报请鉴核由》（1944年2月2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15-9-315。

⑥《呈报办理迭部本年禁种情形请鉴核备查由》（1944年3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⑦此为当事人陈世禄等晚年口述。梁崇文：《一九四四年杨复兴在迭部的武装禁烟活动》，《卓尼文史资料》第3辑，

岷县印刷厂，1991年，第67页；杨士宏：《从土司到公仆——解放前后的杨复兴》，第98-99页。

⑧《胡受谦致谷正伦电》（1944年4月22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⑨《呈据洮岷路保安司令、卓尼设治局长呈报迭部种烟一部份不服劝铲拟以武力进铲一案转请核示由》（1944年5月

3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⑩《呈据洮岷路保安司令、卓尼设治局长呈报迭部种烟一部份不服劝铲拟以武力进铲一案转请核示由》（1944年5月

3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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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城防和治安等诸问题。25日，铲烟队伍分两路进发，一路由杨复兴亲自率领，安绪嗣和杨景华两位

团长陪同，“调集拜来达加、桑旺朋地、善扎、迭当、车巴沟、恼索、土桥、日完马、角缠阿科等旗藏兵千余

人，经麻路、贡巴寺、石巴沟”抵达光盖山下；另一路则由刘济清参谋长和雷兆祥团长率领警卫连，“经达

子多、卡车沟直抵光盖山下”，与杨部汇合①。

当铲烟部队“进驻上卡庄，尚未抵石门”时，700多名藏民结集在光盖山一带布防，武力抗铲②。同

时，抗铲队伍还得到四川松潘藏兵的支持，事态逐渐扩大，铲烟队伍急需四川松潘方面调集部队予以配

合③。8月3日，安绪嗣部在卡车沟首先与抗铲藏民接触和对峙，其他各部在车巴沟分三路进攻，午时抵

达山麓。在紧缩包围圈之际，抗铲藏民“见势不佳，即后退防御”。铲烟部队趁势而上，占领三处据点，节

节进逼。双方对峙至星朗月明之时，抗铲藏兵乘黑逃遁。次日，各部合兵光盖山，铲烟部队利用迫击炮

和机枪等先进武器，迅速打垮依靠步枪和火绳枪进行反抗的哇巴沟藏兵，占领闹那胜高地，并将指挥部

移驻哇巴沟梁上。9日，铲烟部队与藏兵接触，在猛烈炮火攻势下，抗铲藏兵腹背受敌，不支溃散。铲烟

部队趁势追击，“当场射杀叛贼十余名，生擒一名，就地正法”④。藏兵四处逃窜，留下磁龙、沙拉、吾浪和

次客巴等村庄被铲烟部队占领。

迭部电尕上下两寺的两位温布旦子森盖、苏奴旦巴等“代表当地群众与指挥部接触，承认种烟不对，

抵抗更加错误，表示愿意铲烟，接受处罚”⑤。指挥部移驻丁刚寺，“沿途所见未铲烟苗，尽行打铲”。麻

拉、哈什尕只等庄藏民约请什巴总管高照达和勺沟总管工卜束奴出面说项，愿意自动铲烟和听候处分。

几日后，上迭部电尕寺、下迭部卡巴和唵子等几个村庄也相约请电尕寺温布苏奴旦巴转呈司令部，愿意

铲烟受罚。由此，哇巴沟藏民抗铲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交罚款，上交已收割的烟浆，铲除剩余烟苗，承诺

“永远服从政府法令，以后再不敢偷种鸦片及违背法令”，切具甘结⑥。司令部召集有关人员审慎研讨，最

后决定“于法律、番例兼顾原则下分别情节，从事办理”⑦。

随着习性强悍的上迭部藏民陆续降服，杨复兴率部沿白龙江向下迭部进发，司令部暂驻卡巴录寺。

上迭部藏民比下迭部藏民要强悍，强者降服极大地推动了下迭部藏民纷纷上交烟款、枪支和马匹，唯独

达拉沟藏民凭借地险人悍，继续抵抗。可惜铲烟部队后援出现问题，又加插岗藏民武力反对保甲编组，

与地方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亟待杨复兴等前往调处⑧。铲烟部队不得不由武力剿铲转为谈判解决，并

草草处理了达拉沟民众种烟抗铲事务⑨。

经过两个多月的武力铲烟，保安司令部和设治局等收缴烟浆278两，罚款银币2300元，行军口粮费

银币1300元，收缴9支枪和4匹马⑩（见表3）。

①梁崇文：《一九四四年杨复兴在迭部的武装禁烟活动》，《卓尼文史资料》第3辑，第68页；杨士宏：《从土司到公仆

——解放前后的杨复兴》，第99页。

②《张仰文致谷正伦电》（1944年8月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5。

③《据卓尼迭部剿铲受阻等情电谨转饬松潘县府迅予会铲的密电》（1944年8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

9-315。

④《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卓尼设治局迭部铲烟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7。

⑤梁崇文：《一九四四年杨复兴在迭部的武装禁烟活动》，《卓尼文史资料》第3辑，第69页。

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卓尼设治局迭部铲烟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7；

《据拟上迭部铲烟善后处理办法可否请核示由》（1944年8月1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8。

⑦《呈赍剿铲迭部烟苗会议纪录由》（1944年8月2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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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卓尼设治局迭部铲烟情况统计表

旗别

麻拉哈什

卡巴

唵子

达拉沟

总计

地区

尕只等十庄

娘岗峪等二庄

让哈卡等二庄

高日岗领等十八庄

收缴烟浆
（两）

85

60

33

100

278

受罚金额
（元）

1000

300

300

700

2300

征口食费
（元）

700

150

150

300

1300

缴食牛数
（头）

10

3

3

15

31

缴马数
（匹）

1

3

0

0

4

缴枪支数
（支）

0

3

2

4

9

资料来源：《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卓尼设治局迭部铲烟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

9-317。

从上可知，达拉沟藏民没有与铲烟部队交火，没有见识机枪和火炮的威力，没有承受战火的损伤。

与其他各旗民众相比，达拉沟藏民遭受的惩处并不太重，也没有被此次武力铲烟行动震慑，所以他们容

易撕毁约定，继续种烟。至1946年6月，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在临潭、卓尼一带视察，发现国家权力尚未

深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也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社会，迭部地区依旧种烟甚盛①。

1946年9月，保安司令部杨景华团长奉令率兵专门前往达拉沟铲除烟苗，与四川松潘县武力铲烟形

成呼应②。达拉下沟札阿那、滋哇和吁浪等庄藏民闻讯后，请总管和僧侣出面说情，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决

议：“（1）未割烟苗应一律打尽，已割到手烟浆，完全缴公；（2）认罚金；（3）交祸首，以马顶替；（4）服从政府

法令，永不违法偷种；（5）明年如有发现植毒者，由各旗说话人负责，连环作保，具书甘结、保结。”最后，达

拉沟下旗藏民上交烟浆410两，罚金1850元③。达拉上沟的藏民则借助天险地势武力抗铲，杨景华率司

令部警卫连、截尼和沙录哇两旗藏兵200余名、桑巴和卡巴下旗等地藏兵100名分队游击。他们得到达

拉下沟各庄民众的帮助，与抗铲藏兵激战三个多小时，击毙抗铲烟民二人，取得了局部胜利④。由于松潘

铲烟部队未能按时出动，川甘两省联合剿铲达拉上沟和秋吉地区烟苗的行动流产，杨景华部不能孤军深

入而撤回，未能彻底取得铲烟功效⑤。

可见，每次武力铲烟行动都受他事牵扰，遭遇种种困难，未能取得完全胜利。独立性渐强的部落民

众为谋取私利种烟，倚势抗铲，一旦武力不支或难以抗御就主动降服，认受惩处和切书甘结，在遵守与违

抗禁政之间自由转换。所以，禁政难行，即使禁烟行动诉诸武力也难成全功。

结 语

自晚清以来，鸦片烟毒为害中国至深且至巨，历任政府皆有实施禁烟，但效果不佳。南京国民政府

自成立后就不断加大禁烟力度，整体态势有所好转。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逐渐控制甘政，实施六年禁烟

（下转第135页）

①《视察甘肃第一、八、九行政区各县局所情形呈监察院报告》（1946年6月），高大同编：《高一涵监察工作文选》，凤

凰出版社，2015年，第393页。

②《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团长杨景华剿铲达拉沟烟苗情形的签呈》（1946年11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

10-230。

③《转呈团长杨景华剿铲达拉沟烟苗情形祈鉴核示遵由》（1946年10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0-230。

④《电呈剿铲达拉沟烟苗情形的代电》（1946年9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0-230。

⑤《电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剿铲达拉沟烟苗情形并请照该司令所拟办法暂将民兵撤回可否请核示由》（1946年11月

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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